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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村上春树一天下午，我偶然拿起餐桌上那本杂志，啪啦啪啦翻看。
浏览了几则报道，而后目光逐一扫过投稿专栏刊登的读者来信。
至于何以如此，原因已记不清楚了。
估计是一时兴之所至，也可能特有时间。
因为，无论拿起女性杂志还是阅读投稿专栏，对我都是相当少有的事。
信是一位女性写的，她丈夫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失去了工作。
她丈夫在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事件，昏倒后被送去医院。
几天后倒是出院了，却不幸留下后遗症，无法正常工作。
最初阶段还好，但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就开始说三道四。
丈夫忍受不了那种冷冰冰的环境，遂辞职回家——实际上是几乎被赶出来的。
杂志现在不在手头，准确表述记不起来了，但内容大体不会有错。
记忆中，写得并不那么“痛切”，也不特别恼怒。
总的说来算是心平气和的，或许莫如说约略近乎“牢骚”。
也好像为之困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似乎仍未能理解命运何以急转直下。
读完信，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用说，那对夫妇心中的创伤是很严重的，我打心眼里觉得不忍。
同时我也明白，对她本人来说，可就不仅仅是“不忍”就能了结的了。
虽然如此，自己现在却又不能在此做什么。
我——大多数人想必也如此——叹口气合上杂志，返回自己本身一如往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是，那以后我每每想起那封信，“为什么？
”这一疑问从脑海里挥之不去。
那是个很大的“questionmark”（问号）。
非常不幸的是，遭遇沙林事件的纯粹的“受害者”不仅仅忍受事件本身造成的伤痛，还必须遭受那种
冷酷的“次生灾害”（换句话说，即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平常社会所产生的暴力），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周围任何人都不能制止？
不久我转而这样认为：对于那位可怜的年轻职员所遭受的双重剧烈暴力，即使身边的人能明确区别那
是来自异常世界还是来自正常世界，而对于当事人想必也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对他来说，不可能将两种暴力分成这边与那边。
作为我，越想越觉得二者性质相同——肉眼看得见的外形固然不同，但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
我想了解写那封信的女性（们），想了解她的丈夫（们），作为个人。
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双重剧烈伤痛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
具体下定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决心，是那以后不久的事。
当然，杂志上的那封读者来信不是写这本书的惟一理由。
那好比现实性点火栓。
当时我心中已经存在关于写这本书的若干大的个人动机。
不过，这点我想在最后部分慢慢讲述。
姑且先请大家看这本书好了。
这些采访，从一九九六年一月初至同年十二月底，做了整整一年时间。
直接面见同意做证的人士，倾听大约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把音录进磁带。
当然这终究是平均数，也有时采访长达四个小时。
录音带径直转到专家手里进行所谓“录音带处理”。
即把明显与采访目的不相关的部分除掉，其余原封不动地变成文字处理机中的字。
无须说，有的相当冗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下>>

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这里那里跳来跳去，抑或离题万里，后来突然出现。
这就需要就内容加以筛选，置换前后顺序，删除重复部分，调整文节，使之大体容易阅读，且长度基
本适中。
仅靠阅读录音处理稿有时候很难把握细微语感，因此屡屡重放录音带确认。
有三次由于某种原因而直接依录音带照写下来。
不过，在如此成稿过程中，当时的个人“印象”和“记忆”往往起很大作用。
无论谈话细节拾取得多么认真，也无论录音带反复听多少遍，而若把握不住当时气氛的整体流程，有
时也会丢失类似谈话核心的部分。
这样一来，证词本身势必失去力量。
所以，听对方讲述的时间里我尽可能集中全副精力，把每句话都打人脑海。
录音被拒只有一次。
电话中本来已跟对方讲明要录音，但实际去那里从手提包里掏出录音机时，对方说没有讲过要录音的
事。
结果只好一边倾听一边时不时记录数字和地名什么的，差不多听了两个小时。
回到家马上伏案写稿，依据简单的记录和记忆再现当时的谈话，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叹：人的记忆这东
西关键时候还是蛮靠得住的嘛！
对于平日从事采访工作的人来说，这倒有可能是家常便饭。
不料，由于成稿后对方拒绝发表，致使这种努力也前功尽弃。
这里容我倾听谈话（以下称采访）的人士，是为此书做调查的押川节生和高桥秀实两位找到的。
作为具体手段，采取以下两种：（1）依据报纸或各种大众传媒报道，从迄今作为“地铁沙林事件受
害者”发表的人名中挑选；（2）向周围人打听是否知道谁是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
或者通过其他种类（因故难以公开具体方法）如“小道消息”等方法查找。
老实说，做起来困难比预想的大。
最初阶段简单以为东京一带有那么大数量的事件受害者，搜集事件证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事情没
那么轻而易举。
这是因为，只有法院或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才有“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正式名册。
理所当然，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尊重，局外人不能查阅名册。
各医院住院者的名册也是同样。
我们勉强弄明白的只是住院之人的姓名，这是事件发生当天报纸等媒体报道的。
然而这仅仅是姓名，至于住址、电话号码则无从知晓。
姑且把知道姓名的七百人做成名册，由此开展工作，但得以明确“身份”的仅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
。
对于如“中村一郎”这样常见的姓名，仅凭姓名锁定对象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经过如此程序，总算同一百四十多人取得了联系。
，可是很多人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采访，不是说“不愿意再回忆那个事件”就是说“不想和奥姆发生
关系”或者“媒体不可信赖”等等。
尤其对媒体采访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强烈得超乎意料，刚说出出版社名字对方就挂断电话那样的情形举
不胜举。
接受采访请求的，一百四十多人之中归终仅四成多一点点。
对于奥姆的恐惧，大部分人伴随时间的推移和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被捕而逐渐淡薄。
但仍有不少人拒绝接受采访：“自己症状算是轻的，不值一提”（也可能是出于拒绝接受采访目的托
词，无从确认）。
此外也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本人愿意介绍事件，但身边家人十分不情愿“进一步卷入其中”，以致无
法取得证词。
以职业种类来说，各种公务员和从事金融方面工作的人的证词极难得到。
女性受害者的访谈所以少，主要原因是很难根据姓名实际弄清身份。
而且——终究是我个人的推测——未婚女性之中大概也有人对这类采访有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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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几人虽然口说“家人反对”而接受了采访。
因此，尽管正式发表的受害者达三千八百人之多，但找出六十人左右“肯做证的事件受害者”却是极
花时间极费精力的劳作。
作为方法，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征求愿意为本书提供证言的受害者：“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请为
此接受采访。
”这样，我想结果上可能得到更多的证言。
实际上当采访在某个地方卡住的时候也受到了这样的诱惑，但同调查人员和编辑几次商议的结果，最
终决定不采用那种方法。
理由是：（1）首先，我们并无有效手段确认对方主动提供的证言的真伪。
与此相比，我们主动时候的风险要小得多。
（2）有自己主动想谈的人出现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由于那种积极接受采访者的比例的增加，有可
能导致书整体印象的改变。
相比之下，作为笔者（村上）宁愿重视随意抽取式的平衡。
（3）在调查性质上，如果可能，打算尽量不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行秘密调查。
否则，对媒体采访怀有的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
而且，笔者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其中出现。
避免“公开征求证言人”，事后想来，带来了另一个好的结果——由于排除较为简单的手段而使得笔
者同调查人及编辑之间更有向心力了，产生一种类似“达成感”的感觉。
“这是大家一个一个凑起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质感得以从中产生。
紧密配合成为制作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珍惜每一位证言人的心情也更强了。
访谈稿出来后，首先送到被采访者那里请其确认。
每次都附有这样一封信：“作为我们诚然希望尽量以真名实姓发表证言，可以么？
如是不愿意，我们可以匿名，由您选择。
”——约有四成希望匿名。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书中没有一一注明何为真名何为匿名。
因为若注明匿名，反而有可能刺激某种好奇心。
而且，请对方确认成稿后的访谈是否属实时，若有“这个不想写出来”那样的部分，我们就请其先告
知是希望删除还是如何更改。
差不多所有人——尽管程度多少有别——都希望更改或删除。
笔者按照采访对象的指示，对指定地方加以更改或删除。
删除或更改的部分往往含有能让人真切感到采访对象的人品或生活场景的内容，作为作家的我个人是
相当遗憾的。
但除了删除或更改后致使前后不连贯的情况，我都完全照做。
难以照做的时候由我提出替代方案，求得对方同意。
如果改正或删除较多，出于准确性的需求，就把新稿送过去请其再次确认。
若仍有希望改动的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便按同样顺序重复一遍。
有的访谈如此反复五次。
作为我们，一来不想给欣然接受采访的人添麻烦，二来想极力避免使得对方不快。
即使为了消除对于大众传媒的普遍的不信任感，也不想让对方感到后悔或觉得一番好心被利用了。
为此尽最大可能对访谈稿加以认真删改。
采访对象总数达六十二人。
但前面也说了，成稿后有两例拒绝公开证言，而且都是内容深入的关键证言。
老实说，舍弃已完成的稿件感觉上有切肤之痛.但既然采访对象说“No”，那么只能放弃。
我们自始至终都坚持尊重证言人本人的自发性，这一姿态贯彻采访整个过程。
当然，有时也做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说服，但若仍然说“No”，我们随即撤下。
反过来说，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本人自发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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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
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
又能使其容易阅读。
对于部分愿意用真名实姓发表证言的人，我们曾再次确认：“以真名出现，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社会反
响，那也不要紧吗？
”如果对方说“不要紧”，才将其真名用在这里。
对此深表感谢。
将证言收进这本书的时候，以真名讲述所具有的现实性冲击力往往强烈得多，愤怒也好、诉求也好、
悲伤也好、其他什么也好⋯⋯不过，这当然不意味轻视选择匿名方式的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由，我也很理解这点。
莫如说我要对尽管有那样的情由而仍能接受采访这点再次表示感谢。
采访时笔者最先问的是每位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在哪里出生、成长过程、爱好是什么、做什么工作
、和怎样的家人共同生活等等。
工作尤其问得详细。
所以在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受害者”每个人长相的细
部更真切地浮现出来，而不想让其中活生生的人变成“面目模糊的众多受害者的一个（oneofthem）。
身为职业作家这点或许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对“综合性概念性”信息这种东西提不起多大兴
致，只对每一个人具体的——不能（难以）交换的——存在状态怀有兴趣。
因此，面对采访对象，我在有限的两个小时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理解“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
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写成文章传达给读者。
尽管由于采访对象的情由有很多情况写不进去。
所以用这样的姿态采访，是因为相对于“施害者=奥姆相关者”每一个人的情况通过媒体采访而被细
致人微地呈现出来，作为一种富有益惑性的信息物语在世间广为传播，而作为另一方的“受害者=普
通市民”的情况则完全显得支离破碎。
那里存在的几乎全是仅仅被赋予的角色（行人A），极少提供能让人侧耳倾听那样的物语。
而且，即使那种少量物语也清一色是以模式化的文脉讲述的。
想必是因为普通媒体是想将受害者以“被伤害的无辜的一般市民”这一印象固定下来的缘故。
进一步说来，受害者没有活生生的面孔更能使文脉顺利展开。
并且，“（没有面孔的）健全的市民”对“有面孔的坏蛋”这一古典对比能使得绘画变得容易操作。
如果可能，我想把这种固定模式消除掉。
这是因为，那天早上地铁上的每一位乘客都是好端端有鼻有眼、有生活、有人生、有家人、有欢乐、
有纠葛、有戏剧、有矛盾和烦恼——有将这些综合起来的物语的。
不可能没有。
那是你，也是我。
所以，我首先要了解他／她的为人，无论其结果能否具体写成文章。
听完这些个人信息之后，转入事件发生当天的情况。
无须说，这是正题。
我倾听每个人的叙说并且发问。
“对于您那是怎样的一天呢？
”“您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呢？
”（某种情况下）“您因那起事件遭受了怎样的（肉体上、精神上）痛苦呢？
”“那种痛苦后来也持续吗？
”事件造成的受害程度，委实千差万别。
既有微乎其微的，又有不幸去世的，还有至今仍在康复治疗过程中的重患者。
也有当时没什么大事而后来受困于（持续性受困于）PTSD症状的。
从一般性报道角度来说，重点罗列重症患者的情况或许更有社会价值。
但我这本书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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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巧身在现场多少遭受沙林伤害，无论症状轻重我都主动采访，并在取得对方同意后将采访对象
的话完完整整收进书中。
诚然，轻度受害者重返正常生活的速度快，影响也小。
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感受、恐惧和教训。
读一读就会得知，那也并非可以等闲视之的症状。
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份量不同的特殊的一天。
此外我还有这样一种预感：不分症状轻重地将多数受害者的情况完整地收在这里，可以使得事件的整
个过程重新以另一种形式显现出来。
这点一读之下即可了然。
接受采访的几个人此前接受过媒体采访，都抱怨说“自己真正想说的最后却被删掉，被弄得缺头少尾
”。
也就是说，“媒体只适当地选用了容易报道的部分”。
因为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所以我们这次采访为取得其理解——理解我们的目的和方法截然不同——
有时候花了相当长时间。
遗憾的是，有的直到最后也未能取得理解。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把这次采访中听得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作为信息收录进来，但由于篇幅限制
和阅读量的限制，只能分别适当划一条线，平均份量在400字稿纸写20－30页左右。
个别长的达50页。
虽说不分症状轻重，但症状严重的无论如何原稿页数都要多些。
因为讲述的内容多，如住院经过、康复过程，或感触之深、创伤之大等等。
下面就请听一听他们的讲述吧。
不，听之前请先想象一下。
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
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的初春早晨。
昨天是星期日，明天春分休息，即连休的“山谷”。
也许你心想今天也休息多好。
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你无法请假休息。
这样，你在平日那个时刻睁开眼睛，洗脸，吃早餐，穿上西服走去车站，像往常那样钻进拥挤的地铁
上班。
平平常常的一如平日的清晨，人生中无从区别的普普通通的一天。
在五个化装男子将用研磨机磨尖的伞杆尖头捅进装有奇妙液体的塑料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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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上春树追踪地铁沙林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描写逼真。

　　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
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的初春早晨。
昨天是星期日，明天春分休息，即连休的“山谷”。
也许你心想今天也休息多好。
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你无法请假休息。

这样，你在平日那个时刻睁开眼睛，洗脸，吃早餐，穿上西服走去车站，像往常那样钻进拥挤的地铁
上班。
平平常常的一如平日的清晨，人生中无从区别的普普通通的一天。

 在五个化装男子将用研磨机磨尖的伞杆尖头捅进装有奇妙液体的塑料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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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
)，日本著名作家。
京都府人。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
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
舞！
舞！
》、《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
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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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地下》与《1Q84》之间(译序)
写在前面
千代田线
和泉清佳
汤浅胜
宫田实
丰田利明
野崎晃子
高月智子
井筒光辉
风口绫
园秀树
中野干三(精神科医生)
丸之内线(开往荻洼)
有马光男
大桥贤二(1)
大桥贤二(2)
稻川宗一
西村住夫
坂田功一
明石达夫
明石志津子
中村裕二(律师)
丸之内线(开往池袋／区间车)
驹田晋太郎
中山郁子
齐藤彻(医师)
日比谷线(中目黑始发)
菅崎广重
石野贡三
迈克尔·肯尼迪
岛田三郎
饭冢阳子
武田雄介
中岛克之
柳泽信夫(医师)
日比谷线(北千住始发，开往中目黑)
平中敦
市场孝典
山崎宪一
牧田晃一郎
吉秋满
片山博视
松本利男
三上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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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慎子
时田纯夫
内海哲三
寺岛登
桥中安治
奥山正则
玉田道明
长滨弘
宫崎诚治
石原孝
早见利光
尾形直之
光野充
片桐武夫
仲田靖
伊藤正
安齐邦卫
初岛诚人
金子晃久
大沼吉雄
石仓启一
杉本悦子
和田吉良·早苗
和田嘉子
“没有标记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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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千代田线A725K在地铁千代田线散布沙林的行动小组由林郁夫和新实智光组成。
林实施，新实是司机。
林年纪大，又是医师且同科学技术省的“武斗派”划清界限——这样的他何以被选为实施者，原由自
是不得而知，但林自身推测“大概是为了封口”。
即通过让他参与事件而切断其逃路。
在这一阶段林已心知肚明。
他皈依麻原彰晃程度很深，但麻原好像并未从内心相信他。
叫林洒沙林时，林后来说“感觉心脏在胸中陡然一缩”，还说“心脏在胸中倒是理所当然的事”。
林乘坐七时四十八分由北千住站驶发、开往代代木上原的千代田线地铁列车最前面的车厢，在新御茶
水站捅破沙林袋，在那里下车。
在新御茶水等待的新实让做完案的林上车，直接返回位于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这是交给两人的使命
。
林不能拒绝，他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马哈姆德拉修行之一”。
马哈姆德拉修行是争取被赋予正悟师等级的重要修行。
“想拒绝不是可以拒绝的么？
”对于麻原辩护律师的这个执拗的提问，林这样回答：“如果能够拒绝，这一系列奥姆事件岂不（一
开始）不会发生了？
”林生于一九四七年，是品川区一位开私人诊所医生的次子，由庆应大学附属的初中、高中升入该大
学的医学部，作为心血管外科专门医生在庆应医院工作。
后来转去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国立疗养所医院任循环器官科主任医师，乃不折不扣的超级精英。
相貌端庄，表情带有一种职业自信，想必是作为医师自然而然形成的。
头发似乎在头顶那里开始略略变稀。
如多数奥姆干部所表现的那样，姿态端正，脸直对前方。
不过说话方式总好像有些单调和不自然。
在法院旁听证言时，作为个人我蓦然觉得某种感情的流程在他身上受到阻碍。
他在飞黄腾达过程中突然信了奥姆真理教，九。
年辞职和家人一起出家。
两个孩子也在教团中接受特殊教育。
医院方面舍不得他的能力而予以挽留，但他决心已定。
看上去他对医生这一职业几乎没有留恋之情。
在教团内受到喜欢精英的麻原彰晃的重用，任“治疗省大臣”。
林似乎在某个阶段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深刻的根本性疑问，从而水到渠成地为提供超科学答案的麻
原彰晃所吸引。
被指名在地铁实施散布沙林的林郁夫于二十日凌晨三时被领去上九一色村的第七修行所，和其他四人
一起练习捅扎沙林袋——用打磨锋利的伞尖捅扎充水（代替沙林）的同一规格塑料袋。
指挥练习的是教团干部村井秀夫。
其他成员有时表现出乐意练习的样子，但林郁夫以不无理性的目光看着其他四人的行为，也没有实际
捅扎。
在四十八岁的医师眼里，看上去一切都像在做戏。
林说：“我没有练习。
虽然一看就会，但我从内心提不起兴致。
”练习完后，五人乘车返回涩谷的秘密活动站。
身为医师的林在那里把加入硫酸阿托品的注射器发给大家，指示说：“如果出现沙林中毒症状，自己
立即注射这个。
”去地铁途中，林在市谷的便利店买了手套、切刀、自粘胶带和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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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开车的新实弄到了用来包沙林塑料袋的报纸：《圣教新闻》和《赤旗》。
“最好不是随处买得到的报纸，那才有趣。
”新实以他特有的幽默说。
林从中选了《赤旗》。
这是因为，如果使用宿敌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那么就太露骨了，效果反而不好。
林上车前戴上了口罩。
地铁列车编号为A725K。
在车厢里看到妇女儿童，林多少有些动摇，心想在这里洒沙林，自己右前方的妇女必死无疑，要是能
中途下车就好了。
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就此罢手。
这是为了法的战斗，不能优柔寡断向自己屈服。
临近新御茶水站时，他把沙林袋扔在脚下，一狠心用伞尖捅了进去。
手有感觉，“噗一声有一种弹力感”。
接着捅了几次，至于几次则不记得了。
结果，两袋中仅一袋开了洞，另一袋原封未动。
但是，沙林液体从开洞的袋中全部流淌出来，给乘客造成了极大伤害。
在霞关站，两位想处理那个袋子的站务员以身殉职。
A725K在国会议事堂前停止运行，让所有乘客下车，在那里开始清扫车厢。
两人因林郁夫洒的沙林遇难，一百三十一人受伤。
“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
”和泉清佳（当时二十六岁）和泉是金泽人，现在外资系统的航空公司广报科工作。
大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进了JR①做一般性事务工作。
在那里工作三年之后，无论如何都想做航空方面的工作，于是两年前断然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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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下》村上春树转型之作，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对日本这一“责任回避型封闭社会”的深刻反思。
《1Q84》是《地下》的遗址。
始自《地下》并不断发展的物语理念在《1Q84》中努力付诸实践，但并未充分实现。
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下》比《1Q84》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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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